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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侍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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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的陪都重庆，在中四路靠近曾家岩的地方，有一条水

泥铺地的小巷，高高的围墙里，隐约露出了里面洋楼的一角。除

了早、晚之外，很少有人在这里进出，似是一处达官贵人私家住

宅。熟悉重庆政界情况的人走过巷口，都会有一种神秘而又森

严的感觉；即使不熟悉这里内幕的人，见了这条巷子也会感觉到

一股高深莫测、不同寻常的气氛。

年初冬的某一天，笔者走进了这条名叫德安里的小

巷，在这森严的环境里，开始了难以忘怀的四年侍从室生活。

一、蒋氏 德安里内廷

年，在国民政府西迁时，当时的西南行辕主任兼四川

省政府主席张群，几乎征用了重庆大大小小看得上眼的所有楼

堂馆所。上清寺、国府路和曾家岩一带，原本是一些四川军阀修

建的高级住宅区，后来就被征用为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机关的

办公地，而其中心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所

在地 一德安里。这条小巷颇像上海的里弄格式，长约百余公

尺。巷子的右边是行政院驻地，左边不远处是军委会战时新闻

检查局，正面对着那时有名的教会学校 求精中学。小巷里

的机关虽重要，但巷口却不置大门，也不挂官厅的牌子，偶尔一

暼，甚至连门卫也见不到。殊不知这里除侍从室外，委员长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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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的官邸也在其中，至于蒋究竟在哪座洋楼里办公，则更鲜有人

知了。

熟悉内情的人们知道，小巷一边的围墙里，稀稀落落地座落

着五、六幢两层洋楼，每幢洋楼之间都有庭院隔开。对面的围墙

内则是一片空地。空地的一边修有一排简易平房，当初大概是

供洋楼主人的警卫人员及下人住的，而现在仍作为侍从室警卫

人员的营房和操场，还设置了汽车库。为便于管理，侍从室总务

组的办公室也设在那里。至于那些贴身卫士、便衣和侍卫官则

住在洋楼的院子里。

蒋介石的官邸深深地隐藏在德安里的弄底。这原来是张群

在重庆的住宅。蒋来渝后，楼房内外修葺一新，用作蒋氏夫妇居

住之所。不远处就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及孔祥熙、吴国桢等亲信

所居住的“范庄（”注）了，其间有小道相通。这些要人有事向蒋

请示，不必绕大门就能过来。 年间，宋美龄去美国耽了一

段时间。蒋介石在宴请外宾时，就请吴国桢夫人黄卓群代作宴

会时的主妇，她也常从自己家里走小道径直来到官邸宴会厅。

那个有名的孔二小姐 孔令伟也常从“范庄”后花园来到蒋的

官邸走走。当然，除了这两家得地理之便及同蒋氏夫妇关系非

同一般外，其他大员要晋见蒋介石，则仍须事先通报，得允许后

再坐车从德安里进来。

蒋氏夫妇官邸外边的一处地方叫“尧庐”，原是川军将领许

绍宗的家产。这里有两幢楼房，一幢是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办

公室兼住宅，另一幢楼下是第一处的第二组，楼上则是第二处的

第六组。后来毛庆祥的机要组成立，又在院内北侧盖了一排平

房，用作办公室和职员宿舍。紧贴“尧庐”的另有一个较大院落

也有几栋房屋，主要的一栋中西合璧的古典式建筑，即是第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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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公处；进门有一排平房，则是侍卫官宿舍和警卫组及侍卫长

办公室。此外，医务室和理发室等也设在这个院内侧面的平房

里。以上这几个组是处理蒋介石各类重要公务的幕僚机构，所

以就安排在蒋身边的德安里。第二处主任陈布雷那时住在上清

寺美专校街溶庐，平时在家中办公。第二处第五组则附设在陈

宅毗邻的一幢平房中。后来成立的侍从室第三处，则设在重庆

南岸小温泉的中央政治学校附近，陈果夫的住宅旁，离德安里很

远了。

德安里侍从室的门岗不在巷口，而设在离路口十几米远的

隐蔽处。在围墙两侧，面对面站着两个身穿军服、全副武装的卫

兵。岗哨前面，有一小土岗。上坡几步路，还有一间用作收发室

和会客室的小屋，边上才是侍从室大门。外面的人因公要进去，

需先在收发室填写会客单，而后由值班员用电话同里面联系并

得许可后，方能由当事人亲自到门房接来人进内。办事毕，再亲

自送出来。而一般职员因私会客，则只能在会客室里谈话，绝不

能随意进去。

那时一般的政府机关人员都佩有标明所在院、部的证章，一

眼望去便可知道他们服务的单位。而侍从室职员佩戴的证章则

不标明单位，仅在上面有一个特殊标记，且经常更换。有时是一

圆形的青天白日图案，有时是三角形的鹰徽等等。上校以上的

官员与一般职员的证章又有区别，因为他们的职别属保密范围，

所以只有特工、宪兵和警察中的部分人，才能识别出他们的身

份。虽然如此，由于侍从室一般工作人员平时都穿着发给的毛

料制服，所以附近的机关人员及老百姓依然明白这些人的工作

性质。

德安里也有热闹的时候。每当蒋介石要外出时，先由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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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或警卫组长按电铃通知值班侍卫官和卫士等警卫人员。按规

定，听到第一次铃响声应立即做好各项准备；第二次铃响，相互

检查服装仪容和枪弹配备，然后跑步集合在门口等候；第三次铃

声急促响起，蒋介石的黑色卡迪拉克大轿车已缓缓地从官邸内

驶出。前座上侍卫长神情严肃地端坐在驾驶员旁边，蒋则坐在

后座。后面紧跟着两辆警卫车，车门敞开。一到门口，八个侍卫

官和便衣卫士便一拥跳到车上，各就各位，手中握着手枪，两眼

直视前方。接着油门一轰，车子开出德安里疾驰而去。沿途的

保卫工作，自有各地段的宪兵、警察和军统的便衣早就作了布

置。

德安里内内外外的森严氛围是由侍从室严格的纪律约束形

成的。侍从室人员虽不多，但规章制度甚严，如内部人员不能随

便同外界接触，不能随意发表言论和文章，上下班不可迟到早

退，更不能随便请假。又如那枚佩戴的证章，如果遗失，要立即

报告警卫组，当事者必须作检讨，甚至给其记过处分，还要通报

全体工作人员更换新的证章，废止使用旧章等等。在这样的约

束下，侍从室职员大都勤勤恳恳，循规蹈矩地工作着，所以平日

里德安里这条小巷总是静悄悄的，不像重庆其他机关那样松松

垮垮，人员杂沓。

（注）“范庄”系原四川军阀范绍曾的公馆

二、我怎样进入侍从室

说起我进侍从室工作，其间也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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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青年时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 年，上海。

“八·一三”战争爆发。次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发表对日“自卫”

的宣言。至此，全面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我闻讯立即从日本

岁。到回国，当时才 了上海，我亲眼目睹中国军民同日寇英

勇作战的壮烈场面，不由得热血沸腾，想到自己身为中国青年，

在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理应投笔从戎，杀敌报国。

恰在这 月 日刊登在《申报》第一版上的一则公时，我看到了

告，内容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号召留日归来的学生，踊跃到南

京去参加政府举办的一个抗日军政训练班。我喜出望外，立即

乘火车到了南京，不数日便进入训练班开始入伍训练。以后随

着战事的发展，我随该班辗转行军到庐山、江陵，直至 年

月方在武汉结业。

这个训练班名称更改了几次。一般称 留日归国学生训

练班”，主要任务是为政府训练培养抗战的军事和政治工作干

部。主持人起初是陈立夫，继之为康泽，最后由新成立的军委会

政治部部长陈诚负责。我在结业时，因日语考试在班上名列前

茅，被分配到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工作。

当时的政治部是国民政府中公开容纳共产党人和其他非国

民党人士参加的一个机构。除部长由陈诚担任外，副部长是周

恩来和黄琪翔。我所在的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第七处处长是

范寿康；敌情研究科科长是杜国庠。我先在敌情研究科工作，后

来又调到对敌宣传科，科长冯乃超。也就从这时起，我开始对日

本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并逐渐引起了我的兴趣。

年 月，伏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发生。国共两党的短

暂蜜月发生危机，关系虽尚未完全破裂，但摩擦日见增多。这

时，陈诚因宜昌失守，引咎辞去中央职务，去鄂西恩施专任第六

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8 页

战区司令部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政治部部长一职由张治中

接任。张到任后，将第三厅以郭沫若为首的红色“文化人”，统统

圈在一个名 文化工作委员会 ”的机构里，以缩小他们的活动

范围和社会影响。但我既算不上“文化人”，又不是共产党员，日

后如何工作，当时真有点进退维谷。

在这之前，第三厅因为我日语较好，曾要我兼作“在华日本

人反战同盟会”会长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的翻译。陈诚调任

后，有一天我忽然得到他的侍从秘书、也是留日学生训练班的同

学刘真转告，谓鹿地亘组织的 本人民反战同盟会前一个名

线工作队”要求去前线开展对敌宣传工作。这个要求已获陈诚

同意，要我以新任命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机要秘书的身份，陪

同鹿地亘一行前往。得到这个消息，我心想，这正是摆脱目前窘

境的好机会，于是赶紧打点行装，随鹿地亘的工作队去了宜昌前

线，在三斗坪，石牌、南津关一带前沿阵地作了三个月的对日反

战宣传工作。其间，鹿地亘每天撰写的长篇系列报告文学《寄自

火线上的信》，都由我译成中文，用军邮送达给在重庆的冯乃超，

在《大公报》和《新蜀报》上作连续报道。因其内容新奇生动，故

读者甚众。作为文章的笔译者，我的名字同鹿地亘并列。后来

据外交部情报司司长邵毓麟告诉我，当时他看了这些文章后，认

为译笔甚是流畅，由此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他又对我说，那时

他还选了我所译的其中一篇交给陈布雷看过，陈对我也留有印

象。这也许是我不久能进侍从室的一个契机和伏笔吧！

以后，《寄自火线上的信》这篇译稿，又由金长佑主持

十年代出版社”在重庆结集出版，并在大后方的许多地方发行。

再说我完成了陪同鹿地亘一行到前线对日军的宣传任务，

回到重庆已是这一年的 月份。重庆各界假座大梁子亦园大戏

“为

叫“日

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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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举行欢迎日本反战人士胜利归来的大会。当我在会上为鹿

地亘的演讲口译结束，回到主席台就座时，发现邵毓麟就坐在我

的身边。

交谈 中华民国留日同学会”代表的身中，邵说他今天是以“

份出席欢迎会的。随后他同我拉起了其他问题，说：“看了你的

笔译文章，今天又听了你的口译，我对你十分欣赏。现在外交部

情报司新设了一个研究室，专门研究战时日韩问题。希望你能

来和我共事，协助我搞好这项工作。”我当即表示，愿意接受这项

我感兴趣的工作。但又告诉他，现在我必须先回恩施，向辞公

（陈诚字辞修）汇报自己完成的任务，而后请求辞去我在战区的

秘书职务，这样方能来外交部供职。邵毓麟表示理解，说随时听

候我的消息。

谁知我回到恩施后，方知陈诚的亲信、时任《新湖北日报》社

长的谢然之（也是留日学生），已得到陈诚的同意，邀我去他的报

社工作。我虽不大情愿，但也不便立即推却，这样就又在报社耽

搁了一些时间。后来我通过好友刘真向陈诚陈情，说我有志于

外交工作，希望同意我离职去重庆。不久得到回音：陈诚理解我

这个年轻人的心情，同意我离职去渝。我十分高兴。临行，陈诚

还送我一百元旅费，并介绍我搭乘去重庆开会的建设厅长朱一

成、教育厅长张伯谨的专车。辞公作为长者的这番厚意，我至今

仍铭记不忘。

前面谈到，陈诚曾担任过“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的实际负

责人，后来他对这个班的学员都很器重。学员结业时，他留下了

刘真、张宝树等几个班中佼佼者当自己的秘书，并要他们经常联

络训练班的数百名学员，以便他了解学员的工作情况。

年，刘、张等人也随同去了台湾。刘真以后担任过台湾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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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立法委员等职。张宝树也当过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可

以说，这几位老同学是一直很得陈诚信任的人。这是后话了。

就这样，我到了重庆，在邵毓麟的安排下，开始去外交部情

报司工作。

三、邵毓麟的推荐

说起来，邵毓麟同我既是宁波同乡世交，又是我留日同学中

的先辈。他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在当时的日本

九大三鹰留学生中，曾以学业优秀、才智超群，被誉 ”之一

（“九大”，即九州帝国大学 三鹰”，指高宗武、董道宁、邵毓麟三

年名留日学生）。回国后，他到外交部供职。 中日上海战

争爆发后，第二年他即从驻日本横滨总领事任所卸职回国，在武

汉又得到陈布雷的推荐，进侍从室担任秘书，与王芃生等一起研

究日本问题，成绩斐然，深得蒋介石的重视。

年，原外交部长郭泰琪被蒋介石免职，一度由蒋自兼

外交部长，实际上该部政务却赖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处

理。陈为了掌握外交部的实际情况，签呈蒋介石，在侍从室的秘

书中，抽调李惟果去外交部任总务司长，掌管人事、礼宾、财务等

枢要部门；邵毓麟出任外交部情报司长，以作耳目。一时在以职

业外交家为主的外交部中，李、邵两人被视为从侍从室来的“钦

差大臣”，真可谓炙手可热。这种状况一直到吴国桢调任为外交

部政务次长，并代理部务后方才改变，（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在

美国）。

在侍从室的秘书中，各种人才都有。他们大都是蒋介石为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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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一些行政骨干人员而吸收进来的。这些人在侍从室勤勤恳

恳地研究各类问题，忠心耿耿地为蒋介石出谋献策，经过一段时

间的考察后，得到蒋介石或陈布雷的信任，一旦外放，都能获得

行政要职，官至简任以上。再加他们的政治背景硬，以后往往仕

途顺利，升迁很快。例如那时的徐道邻、毛庆祥、萧赞育、李惟

果、沈昌焕、俞国华、周宏涛诸人，后来都显赫一时。于是人们常

把进侍从室看作是“跳龙门”的一个阶梯。

邵毓麟当然也已踏上了这个阶梯。这次他兼任外交部情报

司长后，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外派去担任大使一类的职务（以前他

仅任总领事职）。但他所在的侍从室第六组，是蒋介石综核一切

特工组织搞情报工作的一个组，组长为唐纵，乃军统三大金刚之

一，其他两人为戴笠和郑介民。所以在对日作战时期，蒋介石和

陈布雷是不会轻易地让他这个“日本通”从第六组的重要位置上

撤下来的。更何况邵又是陈布雷所信任的人，将他放在军统人

物当组长的第六组，也自有陈的用心。唐纵对陈布雷是极尊重

的，他知道邵毓麟是陈的亲信，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日本通”，

自然对邵也很看重。

邵毓麟既有外派的愿望，亦知道自己在侍从室的工作不易

卸去，因而就想物色一个人，到侍从室来分担他的一部分工作，

以求最后接替他的位置，这也许是他不久要我进侍从室与他共

事的最终用心。于是，他在外交部的岗位上进一步熟悉了我的

工作能力和其他情况后，就向陈布雷提出，自己因为在外交部兼

职，工作忙不过来，希望能在第六组给他增设一个助手。接着，

他把我向陈作了推荐。布雷先生问清了我的学历、经历、人品、

能力，以及籍贯、家世等情况后，答应考虑，并要在适当时候，找

组长唐纵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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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毓麟也知道进侍从室难，特别是进第六组这个处理情报

的要害部门更难，但他也考虑到推荐我有几个有利条件：第一，

学历有利。我同邵毓麟一样，也是日本帝大出身，能够适应邵要

我担负的工作。第二，能力有利。我回国后从事的工作，一直同

日本问题的研究有关，且日语水平，无论是笔译、口译，皆受到同

行的好评，陈本人也有所了解。第三，家世有利。我和陈布雷都

是宁波人，我父亲在民国初年就结识陈的堂兄、宁波耆宿陈屺怀

先生，有过文字交往。我的伯父张葆灵曾在陈布雷青年求学时

代，对他作过关键性的帮助。

但唯一有点成问题的是，我曾在第三厅工作过，又同日本左

派人士鹿地亘有过一段交往，因而似有受共产党思想影响之

嫌。因此在邵毓麟陪我去见陈布雷时，他就委婉地提出了这个

问题。我立即主动说明：我受的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培养，是

陈辞公的学生。我去三厅工作是辞公所分配，当鹿地亘的翻译

并去前线亦是奉他的命令，且当时我还有陈辞公的机要室秘书

的身份。这段历史，辞公可作证明。总之，我反复抬出了陈诚这

块“金字招牌”，陈布雷也就不再问什么了。最后，他对邵毓麟

说：“此事还要同乃建（唐纵之字）组长商量。”

又隔了一星期，邵毓麟叫我同他一起坐车到德安里见唐

纵。见面后，唐很客气，和我随便聊了一会儿，就对邵说：“令澳

同志的事，我们已签呈委员长批准了，只待委座亲自召见。我欢

迎他来六组协助你工作。”从此我终于进入了德安里大院，成为

蒋介石的一员幕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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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侍从室的组织机构

年 月， 月，日本政府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年

正式设立大本营，作为战时的最高军事指挥部。中国政府在抗

战 年中，始终未专设过类似的大本营，而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作为替代，其最高统帅即为特级上将、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

然而，按笔者之见，军委会其实还算不得是真正的大本营，

真正的大本营倒是蒋介石在那时的全能幕僚机构一一“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说它全能，是因为蒋集国民党总

裁、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会委员长三职于一身，那么，战时一切

重要事项的决策、审定，自然都要经侍从室这一关，进行筛选或

提供意见。也正因为这样，侍从室成了超越军委会、中央党部和

行政院之上的一个特殊机构。

从历史上讲，侍从室早在 年南昌行营时代就设立了。

那时候，蒋介石为对付共产党武装和其他地方势力，时而南京、

时而南昌、时而川黔，到处奔走，十分忙碌。在这种情况下，他很

需要有一批能随他奔忙的参谋、秘书和译电人员，及时为他处理

各类函件公文。这样，侍从室便应运而生了。

到了抗战初期，蒋介石的地位已趋巩固，权力更加膨胀。于

是，在改组后的军委会颁布的“组织大纲”中，明文规定设立“由

委员长直辖的侍从室”，并指出其任务是：“在委员长驻留时与军

事委员会办公室密切联系，掌机要之承启传达；在委员长行动时

随侍行动以资佐助。”所以直到这时，侍从室的组织机构方才有

了根据，内部人事也日臻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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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从室设第一处、第二处、第三处和侍卫长四个系统。

第一处以处理军事方面的业务为主，下分三个组。第一组

也可称作总务组，它负责办理侍从室（包括官邸）的机关事务、交

通工具使用、后勤供应、接待宾客等工作。这个组织传统上一直

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历任的几位第一处主任都不具体过问其

内部事务。第二组系军事参谋组，汇集了不少对军事问题有研

究、有造诣的军事参谋人才。军委会各部及各战区呈报蒋介石

的报告、请示、函电等文件，都归该组办理。第三组是警卫组，它

虽隶属于第一处，而实际上是侍卫长直接指挥的一个组。该组

情况后再详述。

第二处以处理党务、政务、外交、情报等业务为主；也分三个

组，排名为四、五、六组。第四组是该处最重要的一个组，举凡中

央党部、行政院的各项呈件以及蒋的手谕都归四组办理。第五

组则专掌蒋的言行记录和汇编整理蒋历年的讲话、文告等，它的

意义在于保存了一批重要的史料。第六组专事情报业务。国民

党各情报机构获取的情报资料均由该处进行综核、研究、处理。

此外，它还兼管这些机构的组织、人事。该组名义上属第二处，

实际上由一、二两个处共同领导。因为按惯例，第一处主任必然

兼任军统局局长（副局长为戴笠），而军统又是一个特务情报组

织，所以一处显然要同第六组的工作发生关系。

除上述六个组以外，侍从室还有一个机要组，是专门处理蒋

介石的往来电报和蒋直接指挥作战的重要通讯机构。组内配备

的秘书和译电人员，都要经过严格挑选。蒋去各地，也由该组派

出的译电人员随行。它的其它任务还有：编制和配发军委会所

属各部门通用或专用的密码电本；监听和控制各地公私电台；收

发和翻译国内和盟国的密码专电；破译和研究敌方电台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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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电文，等等。这个机要组是后来成立的，原来还有一个军委

会的机要室，但实际上两者是合二为一的。由于该组由蒋直接

掌握，因而侍从室的主任对其有指导之责而无指挥之权。

侍卫长所掌管的警卫部门又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原先在王

世和、宣铁吾担任侍卫长时期，是隶属于第一处主任的。但自

年秋，蒋介石任命俞济时为侍卫长以后，就把侍卫长的地

位提升为与第一、第二、第三三处主任并列，直接负责对蒋氏夫

妇的安全保卫工作。所以前面谈到的第一处第三组（警卫组），

实际上也归侍卫长领导和指挥了。

第三组下分警卫股、特务股和警卫大队三个部分。

警卫股的人员又分侍卫官和卫士两类。侍卫官是军衔从中

尉到中校的军官，而卫士则属军士级别。他们执勤时一律着毛

料中山装，以颜色、衣质作为身份之别，平时都佩带武器。在蒋

氏驻留的官邸和外出视察的场所，均由侍卫官和卫士不分昼夜

地轮流警卫，甚至在蒋氏就寝的卧室门前也由最亲近的侍卫官

彻夜把守着，防止出现差错。

侍卫官因为是最贴近蒋介石的人员，所以为蒋的安全计，所

选择的几乎全是经多次考核审查后才入选的蒋之乡亲故旧及他

们的子弟，一般不是蒋氏宗族内的人，就是竺姓、毛姓、王姓的姻

亲后辈。他们人数不多（约八至十人），根基清楚，是可以信任的

人，而外人则绝对不用。例如在西安事变中死亡的蒋孝镇，就是

蒋介石的侄孙。由于这层血缘关系，因而大凡侍卫官都养成了

一种习气，即心目中只蒋介石和宋美龄两人，对他们绝对服从、

卑顺，而对其他人则显得骄矜自持，从不对人轻易谈笑。

警卫股在侍卫系统中最为重要。它除担任上述内线警卫工

作外，还有安排侍从室的内外勤杂人员、调动外围警卫部队（包



第 16 页

括驻军、宪兵、警察等），监督和检查警卫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

在某些场合采取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等权力，所以说它是按侍

卫长的意图保障蒋氏夫妇安全的具体执行部门和武装力量。

特务股是以另一形式保卫蒋氏夫妇的部门。它的任务是按

警卫计划同当地的卫戍部队、宪兵、警察以及特务机关（主要是

军统局所属各地区站和稽查处之类的单位）密切配合，采取侦察

防卫等行动。其特务人员多为戴笠所派，但必须绝对服从侍卫

长的命令。

警卫大队可 内廷”的另一支亲兵。它由三说是保卫蒋介

个步兵连、一个摩托化骑兵连和一个机炮连组成，由侍卫长直接

掌握。队里的官兵虽然不一定是蒋的亲属，但绝大多数是浙江

子弟兵”，其军籍 官都为从中央军官学校挑选出来、又忠于蒋

介石的嫡系学生。平时大队在德安里驻扎一个连，在南岸黄山

别墅也驻有一个连，大队部则设在歌乐山官邸。此外，侍卫长又

按定例从大队的士兵中选拔一排卫士队，再在其中选出作为便

衣卫士的若干人。这样，每当蒋介石外出时，卫士队总是先期到

达目的地，在蒋活动的周围布岗设防，以保安全。那么，为什么

警卫大队的士兵甘愿忍受队里严格的纪律约束，而又对蒋忠心

耿耿呢？一是因为他们的给养好，物质待遇优厚；二是他们只要

能在警卫大队熬上一两年，就有机会被保送去军官学校培养，毕

业后犹如穿上了“黄马褂”，外派到部队不但官升三级，且有终身

飞黄腾达的希望。

还有一个成立于 年的侍从室第三处。这是由陈果夫

一手包办的机关，说是专管人事，但究其实际，历来仅办理一些

人事调查、登记和考核方面的事项，而主要对象又局限于中央训

练团党政训练班各期结业的学员，兼作他们的联络枢纽。至于

石“

的“



第 17 页

国民党高层的人事权，蒋是不会假手于这个处的。这处设在远

离重庆市区的南温泉，因不属笔者所在的德安里范围，故对其知

之不详，这里就不加细述了。

五、蒋介石的秘书群

秘书而成群，这说明担任蒋介石的秘书不是一个人而是一

大群。这些秘书中，有谙于公文程式“等因奉此”的文牍人员，更

多的是学有专长、才华横溢、足智多谋、能献计献策的谋士。这

些人在政坛风云中如何登龙的，笔者在以后都要一一详述。现

在先谈一个素为外界所不了解的问题，即侍从秘书与侍从室秘

书的区别。

（ 侍从秘书与侍从室秘书

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综揽党、政、军大权，自然要有许

多幕僚为他办事，侍从室就是为他办事的最高幕僚机构。设有

三处十个组，除了每处有主任，每组有组长外，余下凡有处理政

务资格的文职人员统称为秘书（军事人员称参谋或武官）；而在

秘书中，又有侍从秘书和侍从室秘书之分。

侍从室秘书一般都隶属于侍从室各个组，特别集中在处理

党、政、外交、情报的第四、第六两个组，以及原来的第五组。他

们相同于中央机关各科室的秘书，处理包括行政院所属各部、

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军统”“、中

统”等特务组织的呈件，各省市地方政府行政首脑直接向蒋介石

请示、建议、汇报等文、电公事（军事方面则由侍从室第一处各组

的参谋处理，此处不谈）。侍从室秘书犹如清代佐理曾国藩、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